
今 宵 一 谜

听到这里，李鸿章已经明白，
吕贤基不愿上前线，是想做做表面
文章，于是点头道：“您老的意思下
官听清楚了。上个折子，不过是给
老家的人一个交代。这篇奏折，下
官一回会馆就写。”

吕贤基很满意，他望了望窗
外，若有所思地道：“少荃哪，本部
堂已经五十有二，再在工部干几
年，就该休致了。写几篇折子，说几
句大话，伤不到别人，也不碍国体，
也只能这样了。若当真去办什么团
练，带兵打仗，不是要闹笑话吗？”
话毕，重重叹了一口气。

回到住处后，李鸿章屏气凝
神，忙了一个通宵起草奏稿，将代
写的奏折写完，他又搜肠刮肚，用
自己的名义写了一篇神采飞扬的
奏稿。按着吕贤基的意思，代写的
奏折，不过是表示一下忠心，里面
大多是些空话而已。他自己署名的
折子，就实际多了，开头先谈时局，
然后又论当前急务，最后断言：“江
河沿岸，当是官军防剿重点。”

第二天一早，李鸿章先把折子
递进宫去，然后才赶到翰林院。到
编修办事房略坐了坐，起身来见翰
林院掌院学士文庆。但文庆并不在

办事房里，说是进宫议事去了。李
鸿章又来见侍读学士刘昆。

刘昆是翰林院公认的文章大
家，和许多大员都有交往。他见李
鸿章走进来，不由笑道：“是少荃
啊！”李鸿章边施礼便道：“今儿案
头事少，特来给大人请个安。”

刘昆传人摆上一杯新茶，道：
“这茶好喝，你尝一尝。少荃哪，长
毛已把武昌打破，文大人这几日天
天被传进宫去议事。合肥家里怎么
样？老京堂还好吧？”

李鸿章赶紧放下茶杯，拱手
道：“多谢大人关心！下官昨儿收到
父亲的一封来信，安徽全省现在是
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许多豪门巨
富，都把家产移进了山里或乡下。”

说话间，李鸿章顺手从袖筒里
摸出一小卷发黄的纸，小心地展
开，摆到刘昆的眼前：“大人，家父
在乡下买了一幅字，说是南宋文天
祥的书法作品。下官没有见过文天
祥的真迹，特借您老的法眼给看一
看。”喜欢书法的刘昆眼睛一亮，急
忙拿过桌上的放大镜看起来，许久
才放下放大镜，喜道：“少荃，文丞
相的真迹我看过。这是他的《宏斋
帖》，书上有记载。如果我没看走眼

的话，这应该是文丞相的真迹。难
得！着实难得！”

李鸿章满脸堆笑，极其诚恳地
道：“看样子，家父当真没有看走
眼。大人，您老若不嫌弃，就把这幅
字收起来吧。这是家父特意让下官
送给您老的。”

刘昆一愣，随即摇头摆手，道：
“少荃，你又在胡说！这是老京堂所
爱，我怎好夺取？”
“大人容禀，大人可以不听下

官的，但家父的话您老总该相信
吧？家父在信上说，文丞相的这幅
字，若是真迹，放在他手里就糟蹋
了，放到您老手上，才能流传千古。
下官想问大人一句，是想让这幅字
糟蹋掉呢，还是想让它流传千古？”

听了这话，刘昆心里很是舒
服，也就不再推辞，一边小心地把
字收起来，一边叹道：“少荃哪，你
是越来越会说话了。看样子，你今
年的顶子，是该换换色了。”

清朝官员的顶戴补服，七品官
是素金顶，补子上绣鸂鶒图案；六
品官则是砗磲顶，补服图案是鹭
鸶。刘昆实际是在暗示李鸿章，他
今年升迁有望。刘昆虽不是翰林院
掌院学士，但因名望高，资格老，他

的话，文庆从来没有驳过。听了这
话，李鸿章心中一喜。

吃过午饭后，吕贤基一脸怒容
地出现在门前。李鸿章一见吕贤基
神色大异于以往，不知发生了什么
事，慌忙施礼问安。吕贤基一边推
门往会馆里面走，一边冷冷道：“到
你房间再说话。”

进了房间落座，未及茶房摆茶
上来，吕贤基便用手敲着桌子，气
急败坏地道：“少荃，本部堂上给朝
廷的奏折，你到底是怎么写的？你
把底稿拿出来，我看一看。”

李鸿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慌
忙翻出底稿道：“大人，您老请过
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吕贤基没有讲话，而是快速地
把折稿浏览了一遍，随即大声道：
“少荃啊，折子上给朝廷前，你为什
么不让我看一看？”
“大人容禀，折子写完后，下官

怕有什么不妥，特意打发人把稿子
送给了大人。但大人却说，只要下官
看着可以，就直接递上去。没有您老
这话，下官怎敢做大人的主呢？”
“我说过这话吗？”吕贤基翻了

翻眼睛，“就算我说过这话，你稿子
就可以这样写吗？你看看吧。”吕贤
基话毕，啪的一声，把一道圣谕摔
到李鸿章面前，道：“本部堂年过半
百，如今却被朝廷派回原籍去练
勇！这下你心满意足了吧？”

今年的顶子，是该换换色了

黄一平思量再三，终是不得其
解，只好叹息道：“许是政治人物的
妻子，就是与众不同哩！”

国庆前夕，“鲲鹏馆”举行了盛
大奠基仪式。正当一切都按照既定
轨道顺风顺水推进之际，还是发生
了一件令黄一平震惊的事情———
郎杰克忽然失踪了。

自从黄一平主动约见郎杰克
到现在，两人已经有两个多月没见
面。其间，黄一平时常到马婵那儿
放松一下，顺便了解一些郎杰克的
情况，知道他最近很少来阳城，好
像经常往境外跑。具体忙什么，黄
一平既无兴趣，也无暇多问，马婵
也自称不知情。

正是一年初夏时，万物伸展风
光好。那天晚上，廖市长和杨艳打
了会儿网球，而后双双进了廖志国
宿舍，黄一平就例行告辞了。如
今，随着杨艳晋升体育局局长助
理，官大了，气魄也随之见长，自己
弄了辆公车开，晚上时常在廖志
国处滞留不归，黄一平无需站岗放
哨、接来送往了。

黄一平出了阳城大酒店，看看
时间尚早，就没有马上回家，而是
直奔马婵宿舍，也想学一回廖市
长，借着大好风光活动一下筋骨，
出身透汗好回去睡觉。可是，敲了
半天门，里面却没有动静。

就在这当口，黄一平忽然接到

苏婧婧电话，问：“一平，怎么回事
啊，你那个同学郎杰克忽然失踪
了，我已经打他两天电话，却一直
关机不回应，看来你得马上帮我找
到他！”

黄一平听了，心底一咯噔，却
又不便直接问出了什么事，只好
说：“婧姐，没事，我马上来和他联
系，让他给你回电话。”

挂了电话，黄一平立即就拨郎
杰克的号码，里面传来的果然是
关机回应。再拨打另外的手机以
及北京公司、住宅电话，也是没有
任何应答。

黄一平当即拨了马婵的电
话，不料刚一接通，那边就传来
嘤嘤的哭声。
“怎么啦？快别哭，你在哪

里？”黄一平听到马婵哭，心里
暗忖不妙。
“我下午刚刚回到北京。郎总

失踪了。”马婵带着哭声道。
“不要再哭了，到底发生什么

事了，赶紧告诉我！”黄一平嗓门陡
然提高。
“郎总原本是不让告诉你的，

但是现在也只能说了。其实我们公
司近几年一直在与泰国、新加坡、

台湾几个老板做赌石生意，就是赌
玉石坯料。这个你懂吗？”

黄一平点点头，道：“上次在北
京时，倒是听他说过，好像多年前
做成过一块玉佛。现在还做？”
“是的，一直在做。郎总过去做

过很多这样的生意，有赔有赚，来
去大多只有几百万元。可是这次赌
大了。这次投入了大概七八千万，
做了一块大石头，据说成功了可以
赚到十倍的利润。”马婵继续介绍。

黄一平听到这里，心里马上一
惊，打断马婵道：“是不是苏婧婧也
参与了这种生意？”
“是的，所有投入的资金都来

自阳城，名义上是郎杰克出面筹
集，实际是苏婧婧在操作，大部
分由储开富和徐晓凡父亲支付，
孙健、乔维民他们也出了一部
分。苏婧婧既是担保人，也是投
资者。说好采取股份制，却不是
按资金多少配股，其中，苏婧
婧、郎总占了五成的股份，其余
几人占了另外一半。两个月前，
已经按照这种模式做成了一次，
虽然投入不大，可最后都成功
了，利润也非常可观，就连我都
有提成哩。”马婵明显犹豫了一

下，还是说了实话。
听到这里，黄一平的脑袋瞬

间就大了。一番假想， N 种可能
出现的情况里，大多为他所不愿
预见。他能够想象，苏婧婧现在该
有多么着急了。
“马婵，我告诉你，从现在开

始，你不要再哭了，也不要乱跑乱
说。目前你唯一的任务，就是一刻
不停地寻找郎杰克，他就是上了火
星，下了地狱，我们也得尽快找到
他！同时，阳城这边任何人找他，你
都要镇定应付，就说郎总目前正在
缅甸的深山老林里验货，手机没有
信号。”黄一平努力镇静自己。

挂了电话，黄一平从马婵的住
处下了楼，扔下汽车，打了一辆出
租车，让司机开到长江边。

此时，正是仲夏的深夜，江
面，行驶的船舶上，缀满了星星
点点的灯火，偶尔有沉闷的汽笛
响起，让人心生莫名的恐惧。

黄一平给郎杰克发去一条短
信：屎壳郎啊，我想你！

几乎每隔三五分钟，黄一平就
将此信重复发出一次。

天将破晓时，手机响了……

（完）

马宁的跳楼，令 K 大全校震
惊和哗然。在不到半个月的短短
时间， K 大连续发生两起跳楼自
杀事件，而且跳楼的两人恰恰是
“剽窃事件”的靶子和枪手。这
显得很离奇，也不由得让人产生
许多猜疑。

第二天，媒体蜂拥而至。晚
报、商报和都市报的记者都争着
来抢头条。但全被学校的保安挡
在门外。省市电视台的记者也闻
风而动，远远地把摄像机镜头对
准博世楼这座白色巨塔和学生宿
舍楼。骆丹作为校方的代表，出面
与这些无冕之王们周旋。好在上面
有“负面新闻不准随便报”的指
令，他的挡驾可以冠冕堂皇。

聂风表面上和其他媒体记者
同在被挡驾之列，但暗中骆丹给
了他点方便，也算是为师兄弟交
情开的后门。校方的回避态度，
让聂风深感疑惑。

刑警再次出现在 K 大，并调
查了住在三号楼的一些学生。初步
确认马宁是跳楼自杀，理由是死者
留下了遗书，同时有目击者作证。

马宁之死成了 K 大师生议论

的焦点。
但学校采取了低调的处理。

一周之后，马宁之死的风波渐渐
归于平静。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
的寂静。寂静得令人窒息。

最后，两种力量的对决终于
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马宁背后的
导师余贽教授终于站了出来。

余贽是 K 大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
享受者，也是国内知名的宏观经
济学专家。 11 月 11 日，也即马
宁跳楼八天之后，余贽在“西部
财经论坛”网站上贴出了一个悼
念马宁的帖子，为学生马宁之死
表示沉痛哀悼，并声称“他是为
了中国学术的纯洁，而献出了自
己年轻的生命”。

在这个帖子里，余贽还宣称
魏功德才是“最大的剽窃者”。
他将在近日公布魏功德的剽窃证
据，以捍卫学者的良知和中国学
术道德的纯洁性。

余贽的帖子像野火般在 K 大
校内传开来。有人质疑，他敢向
一手遮天的校长发难吗？有人相
信，这倔老头说到做到。果然，

两天之后，余贽亲自出面，在 K
大校内散发了两百余份打印材
料，并将材料分别寄到省教育厅
和省纪委，公开向校长魏功德提
出了挑战。

余贽在材料中，揭发魏功德
是 K 大剽窃案的真正罪魁祸首。
一、钱笑天与魏功德的联名论文，
必须经魏功德签字，才可能报销版
面费。魏功德不可能不知道。钱笑
天不过是替罪羊。二、魏功德
1997 年出版的专著《发展经济学原
理》(一向标榜为他的代表作)，全书
十三章，三十六万字，有近九万字
为抄袭国际知名学者、著名华裔
经济学家柳大凯 1995 年出版的英
文原著《新经济学原理》。

余贽并提交了《新经济学原
理》英文原文与魏功德《发展经
济学原理》部分章节的对照。从
中可以看到，魏功德的《发展经
济学原理》大段抄袭了柳的著作
的内容，有的甚至是整章整节地
照搬，只不过巧妙地移花接木，
换了个标题。

余贽的揭发材料，在 K 大引
起了轩然大波。这不啻引发了一

场政治地震。
余贽并要求 K 大学术委员会

开会，审议他对魏功德的揭发材
料。但校方对他虚与委蛇，并未
作正面答复。

在几天时间里，有数家媒体
联系余贽，要求采访他。还有一
家省级电视台经济频道提出，要
来教授家里作现场录像。余贽的
态度是来者不拒，有问必答。他
的做法让 K 大校方相当紧张和尴
尬。聂风采访余贽教授，是事先
电话联系的。对方听说是《西部
阳光》杂志的记者，一口就答应
了。

余贽教授穿一条系松紧腰带
的深灰色长裤，肚子微挺，从侧
面看像饺子。但教授的身体很敦
实。虽是 11 月的天气，他却只穿
了件方格子短袖衫。

说起剽窃案，余贽有点兴
奋，表情就像一个逮住了小偷的
大孩童。

余贽从电视柜上的资料堆里
抽出一份打印稿，向聂风出示，
然后，在旁边的布面单沙发落
座。聂风接过打印稿，见是揭发
魏功德剽窃的材料。

教授告诉聂风说，最早发现
魏功德剽窃事实的，是自己的研
究生马宁。

一刻不停地寻找郎杰克

魏功德才是“最大的剽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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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发迹史》

◆出版社：上海锦绣文章出
版社 ◆作者：汪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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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 40 年，遭遇创纪录
的 800 多次弹劾，面对无数
或明或暗的对手，一次又一
次的政治风暴，李鸿章总能
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
一直被弹劾，谁也扳不倒；在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
上一坐 25 年，权倾天下。本
书全面揭开李鸿章 40 年稳
如泰山的宦海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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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秘书 2 》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丁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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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秘书》中，秘书
黄一平为替常务副市长冯开
岭顶罪，因此被踢出市府，在
党校里过上了平淡的生活。
《中国式秘书 2》中，新任市
长到来不久，黄一平又被重
新起用，再次成为市长秘书！
重新回到权力核心的黄一平
处处小心，但还是再次卷入
了黑幕交易……

揭露了中国学术腐败

《白色巨塔》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松 鹰

小说以中国西部一所高
校 K 大为背景，名记者聂风
再次登场和警方联手，通过
调查经济学院青年教授钱笑
天离奇坠楼自杀事件，层层
剥笋，最终揭开了隐藏在博
世楼这座白色巨塔内的黑
洞。故事曲折，悬念迭起，案
中有案，其透视社会和人性
的深度更加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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